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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影走过西喀拉峻的牧草
杨亚伟

越红尘
月嘉关

（接上期）

房婷求胜心切剑走偏锋，逼得林晓连连后退，同

时房婷自身的破绽更是百出。林晓见她求胜心切故意

卖了一个破绽引得房婷举剑横切，由于用力过猛，房

婷的身体跟着旋转。林晓突地腾空跃起，翻到房婷的

身后将长剑架在她的脖颈处。房婷羞愤至极大声叫

道：“你杀了我好了！”

林晓收回长剑笑道：“我今日全凭侥幸，妹妹承让了。”

赵宇上闻听房婷羞愤的声音后，心中痛惜，大喝

一声拼尽全力向林雪攻去。林雪挥剑格挡时内力不

及，“铛”的一声脆响，长剑脱手飞出。赵宇上抢先一

步将弯刀架在林雪的脖颈处。林雪沮丧道：“罢了，我

力气不及你。”

郭角哈哈大笑着走向四人，打破尴尬道：“诸位

不愧是三仙五圣的高徒，今日我郭某算是开了眼界

了。各位之战互有胜负，本局全做平局如何？”

“少庄主评判有失公允，‘梅松三侠’ 以三敌二，

输了两局，以此而论本次比试应该是林氏姊妹胜出！”

坐在台上主宾位置的浓眉大眼之人起身说道。

郭角转身向他说道：“雷圣之言也有道理，但是他

们双方现在各有一人胜出，依雷圣之意接下来应该如

何比试？”

雷圣秦之节道：“林晓与赵宇上比拼良久，双方都

已疲惫，让他们休息片刻再战。其他诸位英雄愿意上

擂台比试的，可以继续比试。”

郭角向林氏姊妹等人抱拳道：“请各位后台休

息。”转向台下高声道：“雷圣之言想必大家都听清楚

了，还有哪位英雄愿意上台比试？”他连续叫喊了三声

依然没有人登上擂台。

郭角见无人愿意上台比试便大声道：“既然无人

愿意上台比试，请大家少安毋躁，等林女侠和赵少侠

休息之后再作比试！”

盏茶工夫，林晓与赵宇上一起重返擂台。林晓道

了声：“得罪了！”说完挥剑向赵宇上攻去，赵宇上舞

动弯刀左右遮挡。他们招式变化万千，出手迅捷无比。

台下众人只见到剑影刀光闪烁，全然看不见他们的身

影，不由得连声叫好。

片刻后，刀光剑影突地止住，林晓头发散乱，以剑

拄地。赵宇上右臂鲜血横流，弯刀已不知去向。

郭角急忙上前询问赵宇上的伤情，赵宇上惨然

道：“在下学艺不精，这一次比武我认输！”

郭角向台下叫道：“如果无人上台挑战，我将宣布本

次比武大会的头名得主是月圣的高徒林晓，林女侠。”

吕思向擂台飞纵而去。他距擂台足足有十余米

远，一跃之间竟从数十人的头顶飞过。这身轻功顿时

获得无数称赞之声。

郭角眼神凌厉地瞧着吕思道：“请问阁下尊姓大

名？”吕思干咳道：“姓名暂时不提也罢，待会儿我夺

得头名再说不迟。”

台下有人高声叫道：“他是吴越明驼。”

“什么？他就是杀人如麻的吴越明驼高原？”“这

厮绝迹江湖多年，今日怎么又复出了。”“瞧他刚才展

示的轻功，今日头名恐怕非他莫属。”

台下众人议论纷纷，吕思大多听在耳中，心中懊悔

不迭，心道：“早知这吴越明驼有如此恶名，昨日就不

该假戏真做，冒充他的名号。”又想：“事已至此随他

去好了，待会儿我恢复真容，身份自然公布于众。”

郭角道：“如今林女侠正值疲累之际，还是先让她

歇息片刻吧。”

吕思道：“林女侠的师傅月圣秦苏蓝位列五圣之

一，想必与其他四圣功夫相差不大。我也无意与她的

弟子比试，我有一个提议不知当否？”

郭角冷声道：“你且说来听听。”

吕思看向雷圣秦之节道：“不知雷圣可否愿意赐

教？”吕思此言一出，顿时引得台下一片哗然。

郭角没有想到吕思会如此狂妄，冷声道：“恕我直

言，雷圣是何等身份，怎能与你比试？尊驾还是另择他

人吧！”

“我早有替武林除害之心，只是一直没有机会，今

日是你自己送上门来的，怨不得我了！”雷圣声音洪

亮，缓步向吕思走来。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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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蔺花盛开时，山风从帕米尔高原一路奔来，在

喀拉峻草原上打了个滚，便染上了青草的甜香。

当我的目光掠过阔克苏河畔的观景台，岑参的惊

叹“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竟与眼前景

致浑然相契———层层叠叠的草甸如天神抖落的绿绸，

在阳光下泛着深浅不一的光晕，远处的雪峰如银勺，

正舀起大朵大朵的白云。

特克斯友人告诉我，喀拉峻在哈萨克语里是

“黑色莽原”的意思。这黑色不是阴郁，而是土地丰

腴的底色。传说成吉思汗西征时，战马在这里踏出

的蹄印都涌出清泉，如今九曲十八弯的阔克苏河，

就是当年马蹄印连成的银河。我蹲下身撩拨河水，

果然触到某种亘古的凉意，水面碎金般的阳光里，

几尾冷水鱼倏忽而过，应和了韦应物“野渡无人舟

自横”的野趣。

行至鲜花台，遇到采药的哈萨克族姑娘阿依古

丽，她辫梢系着的银铃与怀中的雪莲同样皎洁。“我们

叫它‘苏鲁’,是西王母瑶池宴上掉落的灯盏。”她轻

点岩缝间的野生郁金香，这些顶着露珠的火焰，恍若

李商隐笔下“蜡照半笼金翡翠”的瑰丽幻影。

午后在库尔代峡谷遇见转场的牧群。数百头绵

羊像移动的云团，牧羊犬的吠声在山壁间碰撞出回

音。牧羊人沙吾提江老哥的马鞍上挂着陶制酒壶，

他笑着说这是 “草原的移动酒吧”。当他用生硬的

汉语吟出“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时，

我忽然发现这句诗里的“低”字用得极妙———这里

的草浪真的会随着山势起伏，时而淹没羊群，时而

又将它们托举到天际线。

库尔代河在下午四时最是温柔。我们赤脚踩过浅

滩，河水刚没过脚踝，就已带走所有暑气。友人从石缝

里摸出几枚鹅卵石，上面有褐红色螺旋纹路。“这是草

原先民留下的印记。”他对着阳光转动石块，“就像大

地写就的古老诗篇。”河岸沙地上，几簇马蔺花蓝得晃

眼，倒映在水里，像极了徐志摩笔下“揉碎在浮藻间”

的彩虹。

暮色是从雪线开始降临的。先给皑皑峰顶镀上金

箔，再顺着草坡缓缓流淌。我们正在溪边的白桦林歇

脚，忽然听见远处传来冬不拉的旋律，原来是牧民们

在举行小型阿肯弹唱会。阿依古丽唱起古老的牧歌，

声线像穿过白桦林的风，把夕阳最后的金粉都震落

在草尖上。而白发歌者沙哑的嗓音里，我竟辨出了几

分“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意境，尽管眼前是

丰茂的草原与蜿蜒的河水。

夕阳给草叶都镀上金边时，我们在沙吾提江老哥

的毡房里铺开餐布。他家嫂子端来的彩釉盘镶着金

边，像摘了片晚霞盛馔。手抓羊肉的蒸气袅袅升起，

在天窗玻璃上晕开薄雾，铜壶嘴喷出的白雾裹着茯

砖茶的沉香，把整个毡房酿成温暖的酒窖。沙吾提江

突然变魔术般掏出个皮囊：“真正的草原茅台！”马

奶酒入喉时，毡房天窗正框住一颗初亮的星。老哥

说，草原人相信每颗星星都是祖先点燃的篝火，此刻

我分明看见那些火光倒映在奶茶碗里。想起白日途

经的乌孙古道，当年解忧公主的车辙早已被青草缝

合，但山崖上的岩画里，猎人与盘羊仍在进行永恒的

追逐。这种时空错叠的恍惚，恰如杜牧“青山隐隐水

迢迢”的怅惘与豁达。

次日清晨，薄雾中的草原像未醒的绿琥珀。我独

自漫步，发现一株孤立的野苹果树下，草叶上的露珠

映着晨光，像撒落的碎钻。微风拂过，草浪轻摇，露珠

滚落，渗入泥土。这让我想起苏轼“人生如逆旅，我亦

是行人”的感悟———在草原的宏大叙事里，每个生命

都在默默完成自己的使命，无需喧嚣，却自成风景。

离开时，沙吾提江送我一包用报纸裹着的奶疙

瘩。车行至特克斯八卦城，展开油渍斑驳的报纸，赫然

是张旧地图。心中泛起暖意：这多像草原给我的启

示———所谓游记，不过是把天地铺展成纸，让风景自

己晕染成墨。正如李白所言“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

山”，西喀拉峻的牧草与云影，早已将看风景的人，酿

成了风景的一部分。

清晨醒来，窗外假山竹林里飘来一阵叽叽喳

喳的雀鸣，那熟悉又鲜活的声音，一下子把我拉

回了数十年前的乡村岁月。

我生在农村，自小就爱鸟，而林间檐下最不

缺的，就是蹦跳的麻雀。那时候几乎家家屋檐下

都挤着一两个麻雀窝，每到黄昏，三三两两的麻

雀不知从何处觅食归来，扑棱着灰扑扑的翅膀，

挤挤挨挨落在屋檐，叽叽喳喳闹个不停，像是聊

了一整天的见闻，才挨个钻进窝去，或是躲进村

头竹林深处安睡。

孩童最贪趣，麻雀多，玩法也多。邀上三五伙

伴搬梯子掏雀蛋，踩稳了梯子慢慢伸手进窝，温

乎乎的一窝鸟蛋攥在手心里，连蛋壳都带着薄脆

的温度，揣在兜里要摸好几遍，偶尔能掏出刚长

毛的小雀，要攥在手里逗弄半天才肯放回。

最爱玩的还是设陷阱捉麻雀：找个盛粮食

的篾筐倒扣着，一边用短木棍支起，筐下撒一

些黄澄澄的玉米粒，攥着拴在木棍上的长绳子

躲在墙根，不出半刻，就有贪嘴的麻雀蹦跳着

钻到筐下啄食，等三四只都进了筐，猛地一扯

绳子，木棍歪倒，麻雀全被扣在筐里。一天下来

总能捉到十几只，攥在手里软乎乎的，要放在

笼子里玩好久才放掉。

男孩子兜里总揣着弹弓，打麻雀也是日常消

遣。折一个树杈缠上皮筋，捡颗圆润的小石子，蹲

在墙根瞄准枝头蹦跳的麻雀，屏住呼吸一松手，

石子飞出去，多半打空惊飞一片雀，偶尔打中一

只，要拎着炫耀大半天。

麦收时节最是热闹，麦浪滚着金波，成群的

麻雀往田里钻抢食吃，那时候粮食金贵，都把麻

雀当害鸟，我们就在地头扎个麦草人，插根木棍

披上旧衣裳，往地里一站，确实能吓走好些贪嘴

的雀儿，保下不少麦粒。

如今再听雀鸣，麻雀早就不是当年认定的“害

鸟”，而我也从乡村搬进了城，檐下的旧雀窝早随

着老屋翻修没了踪影，那些掏蛋捉雀的趣事，也

成了只属于旧岁月的回忆。只有这叽叽喳喳的鸣

叫声，还是和几十年前一样鲜活，提醒着我，那片

藏着雀鸣的乡野，永远留在我记忆深处。

檐下雀鸣忆旧年
华玉琳


